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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矫 阳
策 划：刘 莉

深 瞳

2014 年 6 月，国家

发改委决定，在全国试

点 21 个城区老工业区

搬 迁 改 造 。 7 年 过 去

了，作为其中之一、被认

为最具代表性的清水塘

老工业区，成功完成了

搬迁、治污，转型发展也

已现雏形。

每天，建成后的清水塘大桥照片，都会被刘朝晖脑

补一遍：湘江奔流清澈，百舸争流，两岸绿草如茵；间

或，有白鹭成群掠过。红色双层钢桁架拱桥卧于江上，

和着倒影，一种“缥缈飞桥跨半空”的境界，扑面而至。

桥西，是株洲市主城区；桥东，是清水塘老工业区。

6 月中旬，刘朝晖期盼的这座湘江最美大桥，已初

展芳容。“全长 2175米，主跨 408米，将于年底完成主拱

合龙。”中交三航局株洲清水塘项目部大桥工区负责人

霍振东说。

清水塘老工业区，株洲市曾经的名片，也是曾经

的痛。

500 多根烟囱齐冒黑烟，重金属污染物横泄湘江，

一度是这里的写照。“如今，一座崭新的生态文化科技

城，正取而代之。7月 1日，新建占地 400亩的清水塘城

市公园即将开园。”作为清水塘一家已关停企业的退休

职工，今年已 80岁的刘朝晖，见证了这个老工业区从初

生、辉煌、重污染，到如今重塑的全过程。

2014年 6月，国家发改委决定，在全国试点 21个城

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7 年过去了，作为其中之一、被

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清水塘老工业区，成功完成了搬迁、

治污，转型发展也已现雏形，被国家发改委称为“一个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株洲样本’”。

那时天上的太阳，就像一
个红灯泡

“即使关严窗户，夜里仍被呛醒。污染太重，不锈

钢防盗网也生锈，三四年必须换一次。平日，天空灰

蒙蒙一片，太阳就像一个红灯泡。”对于一直居住在清

水塘的李文明来说，数年前，看星星月亮似乎是遥不

可及的事情。

株洲市地处湖南省东南部，北邻省会长沙。京广、

沪昆铁路在这里交汇，是中国重要的“十字型”铁路枢

纽，也是长株潭城市群三大核心之一。

清水塘，总面积 15平方公里，三山环抱，南临湘江。

“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在清水塘重点布局冶炼、

化工工业，区内企业密集，其中不乏株洲冶炼股份有限

公司（株冶）、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盐株化）这样的大型央企，工人总数超过 5 万人，年创

产值近 300亿，累计上缴近 500亿元税收，创造了 160多

项全国第一。

光鲜的背后，是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清

水塘“三废”排放量曾一度占株洲市总排放量的 2/3，是

湘江流域最大的“环境敏感区”。

20世纪 50年代末，株冶竖起一座 133米高的烟囱，

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烟囱”。这根烟囱和株洲市密密麻

麻的烟囱一起，主宰了城市的“天际线”。

“小时候，烟囱就是城市的荣耀。”爱好摄影的张湘

东回忆说，烟囱越密、冒烟越多，代表一个企业、一个地

方越红火。在他的镜头里，“亚洲第一烟囱”是株洲的

地标，如同今天的网红景点。

“亚洲第一烟囱”所在地，是株冶锌焙烧分厂。陈

泽闽在烟囱底下工作了 20 年，“上班白口罩、下班黑口

罩”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状态。

那个年代，清水塘地区连晴天都是灰蒙蒙的，空气

的味道是酸溜溜的，渠水黄绿斑驳，土壤不时变成铁锈

红、矿渣黑、尾砂黄……为了照片好看，张湘东会在暗

房里小心翼翼地将底片里的烟雾涂抹掉。

全长 4.06公里、流经清水塘区的霞湾港，于清水乡

建设村砂石码头下游 100米处汇入湘江。

“株洲人都知道，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

口。”李文明说。

自 20 世 纪 50 年 代 以 来 ，霞 湾 港 工 业 废 水 五 颜

六色，川流不息流往湘江，有时浑浊如牛奶，并散发

出 一 股 刺 鼻 的 异 味 ，被 讽 刺 为“ 五 彩 港 ”“ 牛 奶

港”。由于超标排放等原因，历经长年累积沉淀，霞

湾港底泥中汞、镉、铅、砷等重金属严重超过国家土

壤污染标准。

201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习近平来到湘西、长沙等

地，深入农村、企业、高校，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希望，湖南发挥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

合部的区位优势，加快形成发展新格局。

综合治理湘江流域，按下了“快捷键”。

2013 年 9 月，湘江流域保护与整治委员会会议召

开，湖南省委明确提出，将湘江保护与治理列为省“一

号重点工程”，改造清水塘老工业区刻不容缓。

“企业搬迁后，我的退休
金一直在涨”

如何治理清水塘老工业区污染“顽症”，成为摆在

株洲市委、市政府面前的大难题。

“关于清水塘老工业区的发展，决策者进行过多次

讨论。”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冯建湘说，要么

在不改变现状条件下推动绿色转型，成效不大，但短期

内仍保有一定财政收入；要么整体搬迁，但成本很大，

短期内财政会有损失。

2014 年，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全国 21 个城区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试点，清水塘老工业区赫然在列。

“通过开展搬迁改造试点，积极探索创新城区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的组织模式、资金筹措模式、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与运营模式、土地治理与开发利用模式，及时总

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为全面深入推进全国城

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提供示范。”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说。

株洲市壮士断腕，下决心开启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

但是，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企业怎么搬，新城

咋规划……种种关隘，横亘在决策者面前。

在全面摸清企业情况的前提下，株洲市试行“土地

收储+搬迁奖补+转型支持+就业帮扶”政策，以 2014年

7月旗滨玻璃株洲生产基地停产搬迁为标志，拉开了清

水塘老工业基地搬迁的大幕。

2017年 2月 18日，株洲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

举全市之力打赢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这场硬仗，

以“伤筋动骨”换取“脱胎换骨”。搬迁改造工作协调指

挥部办公室搬到了清水塘，200 多名工作人员挂图作

战，一企一策，因企施策。

职工家属上万人的株冶，走了一条“经营”路线。

收储 2000 多亩土地，以此为抵押，从银行融资，以解搬

迁补偿款难题。

李军怎么也不会相信，60余年的株冶，真的要搬离

株洲。

“开始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未来如何。”50 岁的老

职工李军，几代人都在株冶工作生活。

李军全家并没担忧很久。针对老工业区关停企业

职工去向问题，政府给了很多指导意见。一部分跟随

原有产业走，一部分提前退休，还有一部分人跟着清水

塘后续产业走，即“政策安置一批、搬迁转移一批、公益

岗位安置一批、自主择业一批”，多种选择。

株冶新基地要搬迁至衡阳，距株洲 200 公里，李

军全家分别做出了相应的选择。为留在株洲，李军

选择了内退，每月退休金 4000 多元，随后在政府招

聘网站上，应聘到一份清水塘环保监督员工作，月薪

6000 元。

“迁至衡阳后，株冶效益很好，我们的退休金也一

直在涨。”月入过万的薪酬，令李军的生活十分舒心。

2018 年的一个冬日，大雪纷飞。株冶最后一座运

行中的基夫塞特冶炼炉熄火，标志着清水塘老工业区

261家企业全部关停。同时，一个绿色智能化大型有色

冶炼基地在衡阳水口山崛起。

刚刚投料生产的株冶锌项目引进了 100 多项新技

术新工艺。基地全部建成后，铅锌冶炼产能将缩减一

半，年营业收入增加 3 倍。“工业废水实现零排放，大气

排放达到国家大气污染特别排放标准。”株治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何献忠说。

株冶的搬迁改造，是清水塘老工业区产业转型升

级的一个缩影。

市场资金技术治污，霞湾
港有鱼了

张湘东可以修改影像，而要消除现实中的污染，却

非一日之功。

仅治理霞湾港重金属污染，就需投入 2 亿多元，搬

迁一座老工业区，更需要一笔巨资。

株洲市大胆试水，探索创新治理模式，将“重金属

土壤修复+土地流转”引入市场机制。

一方面，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发行债券、争取政策

性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治理企业，利用企

业资金和技术治理污染，让参与方从土地增值收益中

获取回报，霞湾港 2 亿多元的治理资金一下就有了保

证。此后，株洲市污染治理项目均采用这种模式，共筹

集污染治理资金 200多亿元。

2017 年 8 月，株洲市发布公告，启动清水塘产业新

城整体开发 PPP 项目招商。项目总投资约 80.8 亿元，

合作期限 25年，其中建设期 5年、运营期 20年。

“合作内容包括，产业新城发展全生命周期设计、

投融资、建设、运营及产业发展服务等。”株洲中交清水

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清水塘公司）总经

理栾宏说，政府决心坚定，以未来 20 年预期，换取一个

崭新的清水塘。

经公开招标，2017 年 12 月 6 日，以中交三航局、上

海临港、中交三航院组成的联合体，从 120 多家大型企

业中脱颖而出，成功迈出清水塘生态新城建设第一步，

中交清水塘公司随即成立。

沉积了 60 多年的重金属、有机和农药类污染物如

何清除？

中交清水塘公司不惜成本，筹建起一个高标准工

地环境实验室。

12间功能室，配备了包含国内外先进原子吸收（火

焰+石墨）仪、气相色谱质谱等仪器在内的各类仪器共

计 36 台。“相关认证已达到国家 CMA 认证硬件标准。”

实验室负责人杨挺说。

清水塘环境治理项目涉及居住、商业、绿地等类

型，污染土治理方量达 140多万立方米。

“大面积、多层次（污染程度、污染种类复杂）的土

壤、水体、废渣等污染，涉及 50 家企业。”栾宏说，主要

污染物为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多环芳烃类、石油烃），污染程度国

内罕见。

中交清水塘公司联合多所科研院所，与专业土壤

研究机构合作，拿出总投资的 30%，开启区域内土壤

治污。

“针对未来新园区用地需求，将有毒的土壤分类处

理。包括原位或异位固化稳定化、填埋场填埋、资源化

利用（如送水泥窑烧制水泥和送砖厂烧制砖块）；含有

机污染物的可采用热脱附等技术等。”栾宏说，最严重

的霞湾港，4.2 万吨底泥，全部进行清淤处置，同时，对

排污口进行截污整治，对河堤进行生态修复。

目前霞湾港水质已由整治前的四、五类，达到二

类。“过去霞湾港是不毛之河，如今水质得到很大改善，

霞湾港都有鱼了。”环保志愿者刘庆说。

中国动力谷，四个产业功
能区雏形已显

老工业区的退出，把清水塘恢复成了一张白纸，在

这张白纸上要描绘崭新的未来。

集火车、飞机、汽车动力于一身，“中国电力机车的

摇篮”“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特色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

制造基地”，株洲市强化拓展这三大动力优势，集聚人

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资源，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构

建由轨道交通、汽车、航空三大优势产业，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陶瓷、

服饰两大传统产业等构成的“3+5+2”现代产业体系。

“1 年初见成效，3 年大见成效，5 年完成综合治

理，10 年建成新城”，是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时

间线。

又渡湘江去，湘江水复春。

日渐清澈的湘江西岸，清水塘大桥工地，有座钢架

顶端，安放了一台自动照相设备，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

间，拍摄一张清水桥建设的照片。

“快 1000 张了。”自开启清水塘老工业区清污重建

后，栾宏就有意在各工点布局连续摄影，新城建成之

际，这些影像必将构成一幅清水塘变迁的恢宏长卷。

连续影像中，现在的清水塘是什么画面？

“环保大道竣工通车，五条市政道路完工，城市公

园很快开园。清水塘大桥、综合电力管廊、霞湾港生态

保护带等十多个基础设施正加速进行。”栾宏说。

一座碧水蓝天，绿树成荫，基础设施完备的新清水

塘，开始喜迎一个个科技创新型企业。

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梁稳根感受到了株洲市

政府改造清水塘的决心。经审慎考虑，这位三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决定将石油智能装备与区域研发中

心（总部基地）落户新清水塘，投资 50亿元，并带动上下

游产业 50亿元。

6月下旬，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建设基本完成。“我

们重点引进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工业机器人开发、3D

打印、智能机床、工业化智能设备等高端智能硬件创新

企业。”三一能源装备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说。

几乎同时，绿地、阿里云、百度也纷至沓来。一个

集高端智造、科技创新、文创商贸、口岸经济四个产业

功能区的新清水塘，雏形已显。

6 月 12 日，据中交清水塘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目

前入驻新清水塘的企业已近 600家，其中涵盖了株洲国

科半导体项目、百度自动驾驶创新示范项目、中科存储

芯片项目等 38 个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程、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等领域项目。

站在湘江以西望对岸，依稀有十几根老烟囱，犹如

一幅剪影，映衬着一座日新月异的生态文化科技新

城。“这是为清水塘留下的工业记忆。”栾宏说，我们将

融合 5G、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在此构筑集体验娱乐、旅

游休闲、文化展示等多元业态的一站式工业遗址科技

体验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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